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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先生有篇散文，说：“春天最先是
闻到的。”
其实夏天也是。夹在暮春尾巴里的夏天

总会带给人惊喜，通常是“五一”前后的某个
清晨，忽地在路边嗅到金银花的香味，或者
在身心疲惫的下班路上，从夜色里吹过来的
一缕热风——— 风里还带着粉粉的月季香。

这个时候抬头看看天，偶有星星在眨眼，
夜空能看到丝丝浮云，有着夏夜独有的悠远
和苍茫。不远处的烧烤摊边人声鼎沸，小贩
们争先恐后地吆喝揽客。初夏上市的各类瓜
果清香扑鼻，尤以榴莲和芒果的气味甚浓，
削落在路边的果皮堆成一堆，在热乎的空气
里被蒸腾，弥漫着诱人的果香，和那一阵阵
钻进鼻孔的花椒孜然味、龙虾啤酒味混合在
一起，鼻子告诉你：又一个夏天，它来了。
身体和心灵都仿佛沉睡了一个冬天，又

在暖风袭人的春三月继续睡了一个大大的
“回笼觉”，而此刻，却这么忽然地被夏天给
一个激灵般地叫醒了。

这醒还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嗅觉。五月
的夏天已经很热了，实在是懒得穿上黏糊糊
的汗衫跑到烈日下撒野，只能在晚上，趁着
夜色，跑到鸟儿虫子们都已栖息的林间，呼
吸才消停下来的空气，带着水面的些许湿润

打到脸上，垂眼望去，周边的湖面都是袅袅
婷婷的小荷叶，还未长成，一片片小小的，只
有碗口那么大，有点像女生用的面膜，漂浮
在水面，玲珑而拥挤。
夏夜是最生动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

清香。”果真是如朱自清先生笔下的美丽。蛙
声此起彼伏，蛐蛐声，树林的“沙沙”翻动声，
交织在一起，天籁一般抚慰着每一位前来寻
找“治愈系”的人。

尤其喜欢夏夜的暴雨，躲在卧室里，关紧
玻璃窗，但不拉窗帘，看着水珠打在玻璃上，
再“啪”地溅开，莫名觉得心安，哗哗大雨好
似老天在清理人间，把所有不好的事物都冲
刷掉，再告诉人们：“今夜过去，明天又是新
的一天。”

那，何不让这大雨尽情落下，洗去心头的
所有尘埃。

小时候住平房，家里的屋顶是用蛇皮袋
糊起来的，每到暴雨天，外面电闪雷鸣，家里
的“天花板”就惊天动地——— 老鼠在上面使
劲闹腾，我被吵得睡不着觉，生怕那蛇皮袋
不结实，老鼠会掉下来砸我脸上。

妈妈就会摸着我的头，跟我说老鼠在开
运动会，我就在那样的一个个夏夜里，在妈
妈的陪伴里美美地睡去。

这万物繁茂的夏季，小动物们怎可能不
蠢蠢欲动呢，连癞蛤蟆都扯着嗓子叫唤，求
偶心切，池塘里的小野鸭嘎嘎叫，欢快地蹦
跶啄食，在越长越密的水草中穿梭，时常还
有羽翼华美的野鸡飞过山头，一边觅食，一
边警觉地注视着四周。

《素问》言：“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
交，万物华实。”夏天是人体心气长旺的季
节，此时应守好阳气，这样秋冬天就不畏寒
冷。漫长的夏季要来了，要补阳，又要解暑，
岂不矛盾？勤劳的中国人民早就探究出最合
适的养生方——— 喝茶。有谚云：“不喝立夏
茶，一夏苦难熬。”夏天适合养心，而苦味又
入心，的确适合吃点苦味。燥热难耐的午后，
空调吹出来的风生硬冰冷，不带任何情感，
此时一杯苦茶便成解乏神器，洗干净玻璃
杯，捻一撮茶叶泡上，不需要什么冰美式、奶
油雪糕，这茶袅袅升起的热气就恰好把胸口
涌起的那团热火给熏没了。

不由觉得神奇。再呷一口苦涩的茶汤，不
一会儿回甘袭来，整个人都舒爽了，可以精
神抖擞地开启后半天的工作了。夏季温度
高，人容易心火旺，若是觉得喝茶无趣，那苦
瓜也是夏天解暑祛火必备，让平日里吃重口
味、甜食的脾胃得以休息，一根碧绿的苦瓜，

切片淋上香油和醋，不需要多余的调料，便
是夏季十分美味的解暑菜肴。
初夏一定要去逛市井味十足的街头，比

如菜市场和夜市摊子，那鼎沸的声音、无序
的气味、喧腾的人群……无一不是活泼的、
阳光的、充满希望的，好像这个季节的凡常
街头都明亮起来。

恰在初夏，这万物极繁盛的时间，却偏偏
觉得日子悠然慢下来，好像能实实在在触摸
到岁月。此时没有春天各种“一年之计在于
春”的催促，也没有年终颗粒归仓的复盘，握
在手中的一个个夏日，就纯粹是“日子”，不
是为过而过，也不用跟谁比较……

日子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是真切地属
于自己的，符合自己心意的。所有微小的、确
定的、生动的触手可及的日常，便是我们可
以把握的幸福，春天里开过的花，曾与旧友
一起翻过的杂志，那杯还没喝完的老白
茶……去菜市场挑几颗通红的番茄回来做碗
打卤面，抑或是摇着芭蕉扇陪父母说说话，
去雨后初晴的巷子口使劲闻闻那被雨水洗过
的味道……就在这样一个暮春与初夏傻傻分
不清楚的时间里，倏忽觉得，全身的感官都
醒了，整个世界也精神抖擞起来，追赶这越
跑越快的光阴。

嗅觉、听觉、味觉、视觉全方位苏醒，没有
理由再犯困了，好好地过个夏天吧，人或许会
辜负、背叛、欺骗你，但
夏天不会，只要你努
力，它只会给你惊喜。
至于，是你叫醒了

夏天，还是夏天叫醒的
你？
那不重要。

被夏天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孙玉琢

大概是2018年初春，我和兰姑娘
立志要当农夫，于是从种草养花开
始。她从网上买了营养土、花盆、花铲
甚至是花籽和花苗。我们的养花大业
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那时我们相互陪着每晚在图书馆
看书。夜晚归来，暖风习习，甚是舒
爽，日子也甚是充实和惬意。遇到小
商贩拉着葱葱郁郁的盆栽便买上几
盆，芦荟就是那个时候被我带回家
的。对于姑娘们来说，“一时兴起”和

“三分钟热度”真的不是贬义词，且，
那些商贩们的盆栽大都不易存活。于
是，被时间留下的竟然只有芦荟。
那年兰姑娘还住我楼下。某天她

做道路绿化的家人带回家几株栀子花
苗。她发现宝贝似地把我叫下去，给
了我两株。那真的是两株成熟的，已
经带有花苞的栀子花苗。我细心地种
在花盆里，放在阳光充裕的南阳台
上，期待能够花香满室。然而，我带它
回家时它有多么让我欣喜，它未能成
活时就让我有多么难过。一株第三天
就死了。另外一株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就只留顶端的两片叶子。我便放之北
阳台，任之。连同那盆被我种歪了的
芦荟。
我的生活或者我生命的轨迹于

2018年夏发生了改变。我日复一日地走进我的房子，也日复
一日地忽略房子里的一切。2019年初夏，我一身疲惫地返回
家中，躺沙发上休息，外面已经是有些刺眼的阳光。不经意间
透过纱门看到北阳台上依旧只有顶端几片叶子的栀子花悄
悄地开出了一朵雪白的小花。那一瞬，我是何等的欣喜和感
慨。小花在顶端的两片叶子中间，小小的，在初夏的风中摇曳
着。我不敢相信它经受住了2018年的严冬，又怎样在风中扎
挣，最后开出了生命的花朵。我去浇了水，松了土，放了点花
肥。我希望它能长成我希望的葱葱郁郁的样子。

2020年的春天，我们都被禁锢在家中。生命的脆弱、渺
小、不堪一击，在2020年伊始被再次无限、真实地放大。对病
毒未知的恐惧让人们噤若寒蝉。北阳台的栀子花依旧呈现不
出我所希望的生机，甚至连顶端的那两片叶子也灰蒙蒙的，
实在不应该是春天植物所应该有的模样。再过些日子去看的
时候连顶端的两片叶子也枯萎掉落。我有些难过。好友安慰
我说，生死都是天命，不必太过在意，不虚度就好。我应承着，
却也难过了许久。

然，六月末的一天我去北阳台取刷车用的拖把，虚瞟间
似乎看到了一点嫩芽，没错，是嫩芽，怯怯地，又傲娇地长在
已经枯了的栀子花茎上。我几乎要被震撼到，急忙告诉好友，
她也有些不可思议。

我不敢再去看它，更不敢再有期望。活着，就好。
终于勉强可通行的时候，第一件事便是去乡下看望姥

姥。姥姥家门前有一方菜园，郁郁葱葱，满是生机。姥姥让妈
妈和姨妈们去摘些菜带回去吃，说，都是自己种的，没农药。
姥姥固执地认为城里买不到那么干净、无污染的蔬菜，也固
执地认为她的子女们只有吃她亲手种出的粮食和蔬菜才会
更加健康平安，更加固执地在90多岁的时候依然不肯让土地
荒芜，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开辟出菜园，种满蔬菜。

妈妈在摘鲜嫩的荆芥。那一畦充满生命力的荆芥真是让
我羡慕。我说，这能不能拔几棵我拿回去种。妈妈顺手给拔了
一把。姥姥叮嘱，就这么拿着，不要用手碰根，三天内都能种
活。我说，哪里会等三天，明天我回去就给种了。现实是，等我
从车子后备箱把它们拿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五天后了。蔫蔫
的，根部的土都干了。我赶紧把它埋到一个花盆里。暗暗祈祷
它们能够活下来。等到它欣欣然生长时我把我的粗心和担忧
告诉了姥姥。姥姥说，乡下草贱，没那么金贵。你尽可摘着吃，
越吃越旺盛。我哪里舍得摘着吃，能郁郁葱葱已经完成了我
对它们的期待。于是整个夏天它们疯狂地生长，终于长成了
谁都不认识的模样，一点不复当初的可爱和矜持，甚至不复
当初的清灵。我有点懊悔，向妈妈提起，她说，等种子成熟把
种子收集起来明年再种下去，它只活一季。

似乎被谁施了诅咒，病毒、洪水、极端天气，让芸芸众生
皆精疲力尽又无可奈何。发现芦荟的秘密是七月初一个雨天
的午后。我拿了本书，搬了个小凳子，坐阳台上边读边看雨。
似乎还拿了一杯水放手里握着，以抵挡庚子年七月的寒气。
雨水透过栏杆细细地洒在脚边不远处的芦荟上。我发现芦荟
长大了不少，叶间有些许新绿，于是就把盆移动了一下。然
后，我发现了更多的新绿，挨挨挤挤地长在叶间。我吓坏了，
粗心的我一连数月不给它浇水它是如何活下来的，亦不知它
又是怎样爆发出如此顽强生命力的。朋友告诉我该给它换盆
了。我也觉得该给它换盆了，可我不敢，我怕我的关注会让它
不知所措，亦怕我过分的温柔或不经意的粗鲁会让它像栀子
花和荆芥一般最终离我而去。

我带它去花店，让花店老板把新绿分了出来，又换了个
大盆。花店老板颇有些嘲笑地说，芦荟最容易活，你自己就可
以换的，不用这么麻烦。我连连摆手，
不行，不行。我是花的克星，我不能
碰。老板哈哈大笑，末了，说道，花养
不活多半是主人太勤快了！

是的吧，反正我是不敢再多关注
了。生命总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多给
些空间和自由，各自美丽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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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辣椒，比我喝的白酒辣
多了！”男人边打嗝边说，脸红了
起来，嘴角肌肉也在轻微抽搐。

坐在对面的女人，看到后笑
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嗔怪道：“你
不是说不怕辣吗？”

男人一边用搭在肩膀的毛
巾擦汗，一边说：“我说的不怕
辣，指的是不怕白酒的辣，不是
辣椒的辣。”话刚说完又猛打了
个响嗝，“我滴乖乖，这辣椒性子
真烈啊！”男人怕连续打嗝，立即
把两只胳膊举过头顶。

女人打趣道：“怎么吃个饭，
还投降啊！”男人眼泪、鼻涕齐刷
刷往下流，女人放下手中的碗，
又笑。女人从小喜欢吃辣，炒菜、
烧菜总喜欢放点辣椒。菜地里新
鲜的辣椒，女人可以边摘边吃。
男人从小不敢吃辣椒，一吃就满
头大汗，稍微辣点就容易打嗝。
结婚二十多年来，女人为了调节
男人胃口，炒的大部分菜不放辣
椒。昨天，男人喝的是52度散装
高粱酒，女人问酒可辣人？男人
说不怕辣，女人今天把每只菜都
放了辣椒，这就有了开头一幕。

风风雨雨二十多年，男人和
女人相互扶持，从建立家庭到生
儿育女，女人包容着、体谅着男

人，拼尽全力和男人一起挣钱养
家。女人怕两亩农田种的粮食不
够家中六个人吃，就开荒种旱
地。除了可以收水稻，还可以种
山芋、玉米。在保证一家人的口
粮时，还可以卖点补贴家用。不
管是寒冬还是酷暑，女人总是穿
梭在田间地头。可是，在女人五
十二岁这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
病夺走了她的性命。整天忙于一
家人生计的男人懵了，他一直在
设想着等儿女们成家立业后，要
让自己的女人好好地享享福，他
计划着带她养养鱼、种种花、看
看祖国锦绣河山。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庭院里一
排排整齐的菜畦里种满了蔬菜。

男人带着草帽，或弯腰拔草
或弯腰侍弄菜苗。满园的秧苗数
辣椒长得最好，多年的种植，男
人得出栽种辣椒秧苗的经验，需
要深挖苗床，辣椒苗才容易活。
他的辣椒品种多，有端午前就能
吃的早熟辣椒，有能吃到下霜还
能结的迟辣椒，还有尖尖的红辣
椒；男人还学会了保存辣椒的几
种方法，有腌制辣椒、晒干辣椒、
制作辣椒酱等。在妻子离开的十
多年里，他春上种辣椒，夏天吃
辣椒，依然会被辣得出汗、打嗝、
流泪，一日三餐始终有辣椒。

“只要餐桌上有辣椒，你就
会坐在我对面。”男人端起酒杯
敬女人，随后一饮而下。两颗浑
浊的泪珠，悄然越过沟壑纵横的
眼角，砸在冰凉的地上。朦胧中
她依然坐在他的对面，在笑、在
闹，不曾离开过。
大爱都是朴素和拙厚的，它

琐碎而细小，藏在生活中某一个
不起眼的细节里，像满园青翠的
辣椒，平和淡远；在种它的人心
里，却又炽热浓烈。

家乡那口老井置于生产队
正中央，位于枫香树老街，建于
清朝初年，是当地最富盛名的一
口井。井口由自然石头雕成圆形
镶嵌，内壁用块石垒成，井口直
径一米有余，井深二十六米。曾
供周边四个村庄300多口人吃
水，每天早晨人来人往、车水马
龙，热闹非凡，三伏夏天井水冰
凉刺骨，数九寒冬井口热气缥
缈，确为上等甘泉。历经了百年
的沧桑岁月，青石井栏上的踏痕
深已达寸，清晰可见。很早以前
井旁长有数株枝叶茂密的大树，
绿荫遮蔽井口，井里水面呈碧蓝
色，到此汲水者不论身穿何色衣
服，汲水时映入水中倒影都呈一
色，实为奇观。可惜树木在“大跃
进”中被当地群众砍伐大炼钢
铁，现已无存。后人为方便汲水，
对古井周边进行了改造，用水泥
抹平。
尽管岁月更替，多少年来它

甘甜的泉水滋养了一代代乡亲
们。因时间的不断变迁与社会发
展进步，乡亲的饮水设施也得以
改善，所以那口象征着乡亲们

“奶妈”般的老井也闲置了不少
年，它静静地停在队里，极像一
位历尽沧桑的老翁，不言不语却
又若有所思。

这口老井，让队里一些上了
岁数的长辈们有点眷恋，因为这
口井滋养了他们，注入了一种刻
在骨子里的忆念。唐代诗人酒仙
李白在《桓公井》中吟道：“桓公
名已古，废井曾未竭。”道出了打
井人虽已千古，但他挖的这口老

井依然清泉长涌不止。吃水不忘
挖井人，追根溯源，总是令人难
以释怀，可见老井在过往的岁月
里，对生活在这里的乡亲是多么
的息息相关，情有独钟。

老父亲给我讲过，由于家里
兄弟姐妹多，他是排行老大，很
小时的他就在这口老井里挑水，
用扁担挑着两木桶水供养一家
人食用，每天往返几次，不论刮
风下雨，或村道路泥泞湿滑，老
父亲稚嫩的肩头承担着生活的
负重，让全家人枯燥的日子得以
滋润。我们是有300多口人的生
产队，家家户户何偿不是如此
呢，这口井水滋养了全队一代又
一代人。后来，也就是进入上世
纪九十年代，每户人家大都陆续
打下一眼小口井，逐渐又发展了
压水井，缓解了全队共饮一口老
井水的历史，肩挑手拎的吃水时
代也成为过往，那口仅有的队井
在时光的磨砺中，日渐冷寂下
来。
改革开放后，乡亲陆续外出

打工谋生，顿然发觉队里大变了
样，不仅家家户户盖起了二层小
楼，也购买了代步小汽车，水泥
路也硬化到各家门口，而且党和
政府民生饮水工程还让乡亲都
饮用上了自来水。乡村振兴工作

的可喜变化，让传统沉寂多年的
生产队一下子华丽转身。我到村
庄各处走走转转，怎么也找不到
记忆中老生产队的影子，当行至
那口老井旁，看到老井周围斑驳
的老砖及井沿上长出的一层厚
厚的青苔，一派沧桑景象映现眼
帘，记忆才又被重新拉了回来。
曾经喝了这口老井水长大的我，
此刻感触良多，不知怎的让我联
想起“背井离乡”的那句成语。是
呀，一口老井曾是一个生产队的
标志性象征，也是我们出生之地
的写照，此情此景，怎能不勾起
人生几多辛酸与追绪呢？

“玲珑映玉槛，澄澈泻银
床。”唐人苏味道这首《咏
井》诗句，表述了人们对于井
水的一往情深，以及它在岁月
里曾经闪耀的光华和依依眷

顾，映现着人们忆念中对老井
的几多不舍情怀。如今，我生
活过的村庄正日新月异地朝着
城镇化转变，乡村振兴工作的
阔步前行，总会掩饰很多很多
老去的事物，包括伴随了我们
一代又一代人的这口老水井，
也将深深植根于我们难忘的回
味之中，它涉过时光的心田，
随之绽放出一束束蓬勃向上的
盎然生机，激发我们不忘来
路，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小康
生活。无论走到哪，每个人心
里都有一个魂牵梦萦的地方。
它是一座老宅子、一片树林、
一条溪流、一座石桥、一口老
井……这里有着熟悉的乡音、
儿时的回忆和村里村外的家
常，这就是永生心灵的归宿、
精神的家园——— 故乡枫香树。

从窗户到桂花树是十米，从雪松到窗户也是十米。
这说的是最靠近我办公桌的后窗户。我在这里坐了二十

七年了。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甚至还有流水的教师，但
我岿然不动。

从跨入这个古色古香的校园后，我就被安排在这个办公
室。此后，我一直坐在这个地方。办公楼重建后，我还是在这
个老地方，经纬度一点也没有变化。

校园里树木繁多，花草遍地。可我一直以为，最好看、最
尊贵的应该是两棵树——— 就是我办公室窗外的桂花树与雪
松。它们无论从东西还是从南北看，都在校园的中心位置。

桂花树茂密的树叶四季常绿，像一把巨伞。每个新学年
的开学季，特别是中秋和国庆前后，它的香气弥漫整个校园，
前后要持续一个多月。它是桂花树中最好的品种——— 金桂。

雪松呢，当然是终年常青的。它比桂花树高得多，特别挺
拔，相当伟岸，非常漂亮。
我喜欢桂花树的清香，我欣赏雪松的好看。一棵闻其香，

一棵观其形。
备课、批改作业，或读书写作的间隙，我都会走到窗前，

打开窗户，端详一下它们。我会默默地与它们对话。
我每年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除了上厕所、吃饭、上

课和偶然的杂事外，基本待在办公室，周末我也很少回家。为
此，同事们戏称我是办公室主任。

说实话，我坐办公室的时间长，并不全是为了工作。我还在
这里读书、写作、练字。我感觉，读书、写作、练字其实与工作关系
挺大的。读书写作可以已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个人修养，为
做一名好教师添油加料。于我而言，练字除了怡情养性外，写的
一手好字，既是教学的需要，更是为了给学生做个好的示范。

两棵树在办公室外面，我在里面，它们以我为顶点，仿佛构成
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在这张办公桌前，我读了不少的书，写下不少
的文章，我的字现在也已经有模有样了。
面对办公室窗外的两棵树，睹其形，

感其气，想其神，常常会激发我的教学和
写作灵感。我在教学和写作上的每一点进
步其实都有它们的功劳。一头扎进这所学
校迄今已27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一
直默默无闻地工作和奉献着，而且无怨无
悔，应该说与这两棵树有着一定的关系。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棵棵棵棵棵棵棵棵棵棵棵棵棵棵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周 华

此爱无计可消除
王德君

枫香树的老井
李永生

春 和 景
明，莺飞草长，
万物复苏，生
机盎然。鱼儿
经过冬季漫长
的封口期，开
始四处觅食；
钓鱼人经历冬
季漫长的封竿
期，开始蠢蠢
欲动。
油 菜 花

开，是野钓的
最佳时节。

野钓关键
是意境。或无
人管理的抛荒
野塘，或河沟
水滆，或藕塘
湿地芦苇荡。
垂钓环境都是
原生态，杂草
丛生，乱枝遮
目，小道凹凸
难行，考验是
钓友的毅力与
意志。当下真
正称得上是钓
鱼高手的基本

上都是野钓，一来不用花钱，节约成本，老
婆大人没意见；二来现在精养塘的鱼基本
上都是饵料喂养的，长得快，鱼质差。
野钓玩的是技术。不论是传统钓法还

是台钓，野钓绝对是技术活，根据不同季
节不同气候不同塘口不同环境，选择不同
钓位，选用不同鱼竿、不同线组鱼钩浮漂，
这里面的学问深奥，学无止境，既要有理
论知识，更要有实战经验。咱钓龄虽然已
近五十载，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业余爱好
者，在这里也就不浪费笔墨关公面前耍大
刀了。野钓最头疼的是小杂鱼闹窝，特别
是小鳑鲏小白条,众多好动,速度快,下口
猛，喧宾夺主，擅与野钓者斗志斗智，严重
干扰垂钓规矩和钓友心情，无可奈何。

野钓靠的是运气。如果碰上了鱼窝、
鱼道，虽然是野钓，也可能鱼口频频，鱼获
颇丰。前几日和钓友去野钓，先选了一个
自认为不错的钓位，一个小时过去，全是
跟小白条小鳑鲏在博弈，苦不堪言。此时，
在野塘一埂之隔芦苇荡的钓友向我频频
招手，他已钓了四条小鲫鱼，叫我立马过
去。我赶紧转场，在芦苇丛中一个长约九
米宽约三米深约一米的水草边打窝，半小
时后，小鲫鱼像赶集一样蜂拥而至，连连
起竿，偶尔双飞，大半天时间钓了五十多
条野生小鲫鱼，回家一称整七斤，乐乐陶
陶，怡然自若。
野钓拼的是耐心。去野钓首先要有当

“空军”的思想准备，因为你不一定每次都
会碰到好运气，一两个小时甚至半天没鱼
口也是常事，好多钓友耐不住寂寞，守不
住无聊，半途而废，空手而返。记得有一次
在一个不起眼的不足百平方米的小野塘
里，我守了四五个小时，浮漂像放在水缸
里一样，纹丝不动。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
是拐点的开始。正准备收竿回家，忽然浮
漂有了反应，缓缓下沉又缓缓回升，标准
的鲫鱼正口，我一起竿，一条正宗的野生
大板鲫收入篓中，足有半斤。鲫鱼一般是
成群结伴的，我乘势而为，一连钓了五条
差不多大的鲫鱼，那感觉就一个字，爽。
野钓寻的是开心。其实钓鱼人是不太

在乎钓多钓少的，职业钓手基本上是不带
鱼回家的，全部放生，回鱼盘老板，玩的是
开心，要的是快感。既然是野钓，心态很重
要，不要关心战果，而是享受过程，磨练意
志，锤炼身心，修身养性，陶冶性情，接触
自然，感受生活，足矣。

眼下城郊变化日新月异，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处处都是景色景点，想要找一处
正宗的野塘过把野钓的瘾，那还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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